五问中国教育五校长回应温总理教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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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总理原音重现
从国内外的比较看，中国培养的学生往往书本知识掌握得很好，但是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还比较缺乏。这应该引起我们深入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比较重视认知教育和应试的教学方法，而相对忽视对学生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应该说，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些问题，并且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但是为什么成效还不够明显？我觉得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地探索和改革。
校长回应
国家督学、北京市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
自由呼吸，需要打开“瓶颈”
李希贵的名字与多项教育改革联系在一起。他在担任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长时，积极推动校长职级制改革，取消中小学校长行政级别，使潍坊成为全国教育改革“热点地区”。两年前，年富力强的李希贵主动放弃行政级别，“空降”到北京市十一学校担任校长，续写着自己的教育理想。
为20年后“做准备”
温总理在北京三十五中学的讲话，站得很高，看得很准。特别是对于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及办学体制的论述，非常深刻。总理问，为什么素质教育强调了多年，到现在成效还不够明显？我想到了1988年《上海教育》杂志发表的那篇题为《素质教育是初中教育的新目标》的文章。从那时算起，素质教育的呼唤已在我国教育界回荡超过20年。时间真的很长了。
什么是素质？爱因斯坦曾说，当我们把学校里所学到的知识全都忘掉之后，剩下来的才是素质。那么，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到底应该给学生剩下什么呢？
我曾与同学们算了一笔人生与社会发展的账：从现在开始到40岁，还有20多年的时间。中小学教育要着眼于20年后，“为40岁做准备”，为学生留下终身受用的素质。如果我们的教师都站在这样的高度来备课、思考教案、研究每一节课，让学生学会看书，学会思考，形成对科学文化深深的依恋，我们的教育就可能提高一个层次，可能给学生留下最可宝贵的东西。
让学生“自由地呼吸”
学生是生龙活虎的、富有个性的。如果只用表现在纸面上、试卷上的单一的评价方式，只用一把尺子来丈量，必会忽略甚至扼杀多元化人才的个性。因此，维护和发掘学生身上的闪光点，是件很重要的工作。你不是喜欢踢足球吗？可以，但要来个约法三章，要正确处理训练与文化课之间的关系。你不是喜欢书法吗？学校刚刚维修好的报告厅的牌子就让你题名，学校书法协会会长就让你当。你不是喜欢摄影吗？那就成立摄影协会，利用假日去采风。你不是喜欢演讲吗？那就搞“天天开放的辩论厅”，一个论题辩论一个星期。影响升学率了吗？没有。非但没有，反而促进了升学率的提高。
要注重张扬学生的个性，让学生在校园里“自由地呼吸”，让他们拥有自己的想法，同时创造条件让那些合理的想法得到推介、表彰、弘扬。我向全校学生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他们有问题可以随时与我进行沟通。我们十一学校有一个“校长有约，共进午餐”的活动，每天中午邀请七八位学生当面进行沟通，效果很好。
把录取权“还”给大学
很多家长都认识到素质教育的重要，但又不得不向现实妥协，不得不靠分数考上一个好大学。要推行素质教育，借鉴国际社会成功的经验，就得把招生录取的权力“还”给大学。
目前，我国已有部分高校开始试行自主招生。可惜，还只有70多所，招生名额所占比例太小，最多也只占到5%—15%，对整个高中教育还没有产生根本性影响。
全国统考仍可以实行，但这个分数占多大比例，可交给高校自定，就像牛津、剑桥招生，统考分数只是一个参考依据，此外，学生的实践活动、社区服务成果、竞赛成绩、发表文章、发明创造等，应占据重要位置。因为，这些世界一流大学认识到，分数外的东西才能真正显示学生的素质。
素质教育改革到现在，瓶颈就是评价制度。只有把高考录取制度改革这个“瓶颈”打开，才能满盘皆活。
（本报记者杨明方采访整理）
名家建议
作家叶兆言：
满面春风？很难
苦中作乐？还行
叶兆言的祖父，正是中国的大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他本人现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等。今年52岁的叶兆言有个“80后”的女儿，中学时，女儿就作为国际交流学生在美国有了一年“小留学生”的经历。“父母应和孩子一起成长”，一直是叶兆言的教育理念，父女二人一同出版过《为女儿感动》等书。
我家附近是南京29中，早几年这里积极推行素质教育，没想到一段时间后升学考试的排名下来了，于是又往回收。现在，我晚上在附近散步，发现很多学生都面如菜色，内心不免有很大触动：孩子们究竟应该“面如菜色”还是“满面春风”？
我们在教育上的评价机制，还是以考试论英雄，这就决定了学校和大多数学生家长不敢轻言素质教育。素质教育讲起来容易，但是考虑到孩子的未来，教育专家可以去冒险，家长是不敢冒这个险的。因为对于大多数平民来说，他本身没有多少优势与人竞争，如果孩子在选拔机制中不能占有优势，那么这个孩子可能就没有多大前途了。对于那些有实力送孩子出国学习的家庭来说，国内的评价机制已不那么重要，这些孩子自然可以轻松很多。所以，素质教育其实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
孩子的“面如菜色”，是孩子的无奈，更是家长的无奈。我相信，每一个孩子的家长必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身心健康，春风拂面。但是，在考试面前，在孩子的未来面前，他们又不能不接受孩子的“面如菜色”。
有了这样的评价机制，有了这样的社会心理，我们的教育说到底还是一种应试教育。国内的孩子埋头苦读、考试，是他们学到了很多知识吗？不是！一个考上北大清华的孩子与一个考上一般学校的孩子相比，并非是前者比后者掌握的知识更多，而是他在考试中的竞争力更强。
一个人总要面对他所生存的时代。如果生于乱世，他基本是无书可读；而今天，年轻一代则是不仅有书读，而且有读不完的书。我生在一个无书可读的时代，很羡慕有书读，所以，我觉得有书读比没书读总要好得多。在当今时代，孩子们其实面临着这样的矛盾：他们要读的书实在太多，他们的知识看上去很丰富，但实际上又很不丰富，因为他们的知识是填鸭式的。所以，我们的孩子是课本知识（还不能说是书本知识）丰富，而实践能力、创造精神相对不足。
我平时接触到不少教育界的人士，他们确实有很多好的思路、好的观念。但是，这些都实现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生存的土壤，有哪一个家长愿意用孩子的青春与未来去冒这个险呢？

再回过头来想问题，面对孩子那些读不完的书，家长自然无法解脱，但还是要把心态放平和些。我想，家长还是应该让自己的孩子尽自己最大努力去读书，不一定把目标定得太高，上北大清华的人数毕竟很少，同时也不要破罐子破摔，让孩子尽可能去苦中作乐好了
（本报记者申琳整理）
学生看法
“可乐男孩”薛枭：
长大再谈“素质”，晚了
18岁的薛枭，在汶川地震的废墟中被埋了80个小时，因获救时说的第一句话“我要喝可乐”逗乐了悲恸中的国人而名闻天下。在联系不上家人的情况下，他平静地为自己的截肢手术签字，坚强而乐观。如今，薛枭已是上海财经大学的大一新生，拒绝了家人陪读，从头开始学习用左手生活，还忙乎着参加各种大学活动。他说，“我太爱玩，不想让自己闲着。”
中学时，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我们都在学校里学习，目的就是为了考试、升学。这种填鸭式的应试教育，有利也有弊，利在它可以监督学生认真学习，弊在它与传统科举制度有点相似。我们同学在一起常叹，也许只有实行了真正的素质教育，才可以尽快把我们培养成为“人”，而不是一台考试机器。
素质教育到底培养什么？我认为，学生首先应该有社会道德，其次才是学习成绩。一个成绩好的学生，没有好的品德，就不是一个有素质的人。如果一个人成绩不好，而道德观念强，社会可能更会选择后者。所以，素质教育比应试教育更能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才。
素质教育要做得更好，应该从幼儿园和小学培养起，到中学以后知识技能的学习任务重，就有点儿晚了。大家都觉得我乐观、坚强，适应力强，这和我家庭教育影响有关。妈妈对我要求很严格，但父母都是豁达、乐观、不惧困难的人。我从初三起住校，养成了“遇到困难，只要勇敢面对、坚持下去，最后自己总能解决”的习惯。好的性格和习惯，应该是在很小时候养成的。所以，素质教育应该从早期教育、基础教育做起，而不是早早让小孩整天坐在教室里上课。

好的老师也非常重要。在中学和小学期间，凡是我喜欢的老师教的那门课，我就能学得不错。好的老师是能够和我们打成一片、平等对待所有学生、交流起来没有障碍的那种人。有了好老师，学生就会有求知的热情，即使压力大、功课多，也不会厌学。
我将来很想自己创业，成为一名像李嘉诚那样的企业家。我想，如果素质教育的结果，是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做他想做的事，成为他想成为的人，就太好了。
（本报记者姜泓冰采访整理）
